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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朵芬是近年来活跃在北国诗坛

上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诗大气磅礴、豪
迈奔放，宛如奔腾的河流，空旷辽阔、
绵延无边。她生在黄河岸边，长在乌拉
特草原，水和大地是她诗歌中的核心
意象。她用诸多诗篇书写、赞颂水和大
地，如她在《河套之源》中写道：“我曾
是你的一只红狐/遥望你，坦荡无垠的
大地时/黄河的金岸，伸向远方……”

黄河与草原、水和大地是高朵芬
诗歌意象序列中的原点或者原型，其
所有的意象和意蕴大都围绕水和大地
往外扩散，延伸至宇宙万物。为何诗人
如此迷恋黄河与草原、水和大地，究其
原因：一方面与诗人的生长环境和生
活经验有关，她是黄河的女儿、草原的
诗人；另一方面，与古老的自然崇拜有
关，在北方民族当中自古以来就有对
水和大地的崇拜和敬畏，认为水和大
地是生命的起源，是创造生命的基本
元素。

品读有关水和大地的优美诗句，
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辽阔”、“豪迈”和

“凌乱”三个词，这或许是高朵芬诗歌
的美学特征。“辽阔”、“豪迈”和“凌乱”
均为表状态的词，表征不同的状态。

诗歌是最接近创作主体生命状态的文学样
式。与小说、散文和戏剧相比，诗歌是更多地暴露
诗人主观意识和生命状态的语言艺术。所以，我们
可以用“辽阔”、“豪迈”和“凌乱”三个词来描绘诗
人生命状态、精神版图和美学地图。本文所说的

“辽阔”是针对诗歌内涵而言，其诗歌内涵是辽阔
的、浩瀚的；“豪迈”是针对诗人情感而言，其诗歌
情感是豪迈的、奔放的；“凌乱”是针对诗歌结构而
言，其诗歌结构、意象编排是错综的、密集的。

辽阔是一种存在状态。高朵芬诗歌中的辽阔
状态来自于空间的辽阔、时间的辽阔和情思的辽
阔。诗人在诗歌中构建出来的空间和时间是无边
无尽、浩瀚无穷。人类所感知到的几乎所有空间和
所有时间，都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参与进诗人所
创造的诗歌世界，构建了无开端、无结尾、无边界
的诗情世界。2018年，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
集《一抹蓝》，这一书名给大家传递着诗人的美学
追求和审美品格，那便是飘然、辽阔、无垠的诗歌
世界，“一抹蓝”，宛如一片云朵、一丝月光、一条河
流，象征着一种生命状态。诗人能把所有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所有物象变成诗歌意象，带进诗歌
书写，使诗歌内涵更趋辽阔、丰满和浩瀚。

高朵芬是外向型诗人，她所关心和关注的不
是人间的小恩小怨，而是宇宙万物或者自然界。
其诗作的题目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一朵雪花
的辽阔》《一匹马，以一条河的姿势跑来》等。所
以，有人把她划为自然诗人，将其作品划入自然
文学范畴。诗人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把镜头对准
自然万物，其目的何在？只是表征自然万物的生
存状态，还是试图写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或

者表达生态主义思想？或许均存在这
三种倾向，但最重要的是诗人寻找自
然万物与诗人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就是说，诗人所寻找的是生命的存
在方式和生命的表达方式。以描写外
部世界来展现生命状态的复杂性，以
书写断裂性来勾勒出自然万物的内在
连续性，是高朵芬诗歌创作的逻辑密
码。她在《一抹蓝，从一个隐喻的词汇
出发》中写道：“是谁的手艺，将我的/
北纬 40 度高原运往远方/一匹马，一
峰驼/或者一艘船，在云雾茫茫中前
行/我的北国，唱的一支古歌，鸿雁或
者腾格里/遮蔽了我的痛苦”。

高朵芬是一位女诗人，但是她追
求的是浩然之气、豪迈风骨。豪迈是一
种精神状态和情感特质，或者是一种
生命状态。从高朵芬诗歌中我们看不
出女诗人的小巧玲珑、细腻伤感或小
资情调，而是感受到大气磅礴、奔放豪
迈的气息。究其原因：一是与诗歌选题
有关。她诗歌选题大多来自外部世界，
她属于外向型诗人，其关注的不是儿
女情长或者女人私密性生活。诗人关
注和聚焦的是生命体的存在条件和存

在环境，即自然万物和宇宙构造。从这一意义上
讲，诗人是与宇宙对话的人，是与自然界交谈者。
在这种对话和交谈场域中，诗歌成为对话和交谈
的方式，这种交流中没有忧伤和眼泪，只有快感
和豪迈。二是与书写视角有关。她是阳光的诗人，
她写诗和感受世界、书写世界、阐释世界的视角
是向善的、向上的，诗人总会捕捉到黑暗背后的
光明、邪恶背后的善良、痛苦背后的愉悦。她是以
充满阳光和充满温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的
诗人。三是与诗人立场有关。很多时候，诗人放弃
主体性，融入到宇宙万物之中，以宇宙万物的立
场和其存在逻辑，抒发复杂的、不稳定的现代人
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诗人是
自然万物的代言人和表达者。

凌乱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表征。高朵芬诗歌结
构和意象编排是凌乱的、密集的、碎片的，一切在
无序、无章法中随意性组合而构成诗歌构架。她
的诗歌中已经找不到整体性、确定性和规定性脉
络和框架。在她笔下，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结构正
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凌乱的、碎片的、松散的、
随意性的、临时性的结构和框架。所以，诗歌没有
了开端，也没有了结尾，或者开端就是结尾、结尾
就是开端。凌乱的结构和排序给人带来复杂的生
命体验。现代诗为何追求凌乱的、碎片的、松散的
结构和意象排序？现代人不确定的处境和现代人
不安分的内心决定了现代诗人感受世界、书写世
界和阐释世界的方式。

生在黄河北岸，长在乌拉特草原，工作在现
代都市的诗人高朵芬，其诗风如同天下黄河，豪
迈奔放，犹如古老草原，辽阔浑厚，宛如现代都
市，凌乱丰盈。诗永远是灵魂的归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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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土家族作家田苹的长篇小说《花开如
海》近日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全景式描
写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脱贫攻坚战为背景，描写在脱贫攻坚
关键阶段，一个四人组成的“尖刀班”进入春树
坪，经过“尖刀班”和春树坪群众三年的艰苦奋
斗，不仅完成了春树坪的脱贫任务，还使之成为
全州“乡村振兴”的试点单位。小说描写了“尖刀
班”脱贫攻坚的过程，歌颂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
壮举，讲述恩施州的中国脱贫故事。

《花开如海》首先全景式地描写恩施山村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从“尖刀班”班
长老漆带领田子嫣、马一龙、彭晓阳三位年轻的

“尖刀班”成员进入贫困山村春树坪开始，到三
年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春树坪成为全州乡
村振兴试点结束。“尖刀班”进入春树坪后，为改
变村里落后面貌，走访贫困户，建档立卡，以真
正解决不同情况的贫困户的具体问题。二扎、苏
明儿、幺婆婆一家，每个人有每个人致贫的故
事，每个人的脱贫过程也不尽相同。作品不仅仅
描写贫困户的脱贫过程，还花更多笔力描写“尖
刀班”为改善春树坪整体状况而不断努力，让春
树坪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他们因地制
宜，根据春树坪的地理条件，将公路修到山顶，
修建水电站，开发旅游，开发观光农业，扶持苏
明儿种植葡萄、扩大养殖。尤其是“尖刀班”发现
了绝世风景椅子岩并对其全面开发。“尖刀班”
的年轻人运用无人机、乡村数字化软件等现代
技术，将乡村振兴工作做得热火朝天。作品超越
了一般扶贫作品只是描写以传统方法脱贫的格
局，将恩施山乡和当下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
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充满时代气息，从而书写了
春树坪从贫困到脱贫到乡村振兴翻天覆地的巨
大变化。

《花开如海》描写了“尖刀班”四位扶贫队员
以及春树坪各类人物的生动形象，尤为着力描

写了年轻人在扶贫攻坚战中的青春成长。田子
嫣、马一龙、彭晓阳、苏明儿等在扶贫攻坚战中
不断成长的年轻人，将自己的青春融进祖国伟
大的事业。他们在扶贫攻坚战役中生逢其时、重
任在肩，成为勇当先锋、倾情奉献、发挥生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的新一代青年的典型。田子嫣、马
一龙、彭晓阳是“尖刀班”成员，苏明儿是被扶贫
对象，但他们都是新时代奋发图强的典型。田子
嫣是一个家庭生活优渥的娇娇女，外形温柔斯
文，“说话像猫叫”，但她在尖刀班成长为一个外
表柔弱、内心坚强的新时代女性。马一龙为了摆
脱妈妈的束缚来到尖刀班，是一个调皮、不太守
规矩的男青年，但他在尖刀班里受到漆班长、其
他“尖刀班”成员以及奋斗不息的苏明儿等人的
影响，利用自己会无人机、软件编程等技术，在

“尖刀班”为扶贫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长
为一个敢于担当、有理想有责任的青年。彭晓阳
出生底层家庭，父亲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大学
毕业考上公务员，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
想，另一方面是为了改变自己家庭的困境。在

“尖刀班”，他曾为了自己出名不通知老漆，而自
己上台去汇报工作，表现了彭晓阳性格的复杂
性。但是，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彭晓阳很
快就融入火热的脱贫攻坚斗争中而忘却了自己
的私利，成长为一个成熟、理性、积极进取、倾情
奉献的积极分子。苏明儿是春树坪的年轻人，因
为家庭成员大都是病人而坠入贫困，她不甘于
贫困，尝试了多种方法却都失败。尖刀班进入春
树坪后，她积极努力，在尖刀班帮助下成为春树
坪的致富带头人，成为春树坪村主任。还有为脱
贫攻坚献出生命的小漆，他的青春永远定格在
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在成长过程中，年轻人的
爱情描写也颇具新意。田子嫣和彭晓阳、马一龙
和苏明儿，他们是在脱贫攻坚共同的战斗中相
爱的，他们爱情也表明了这代年轻人崭新的、充
满时代感、充满美好内涵的爱情观。这几个年轻
人将自己的青春融进脱贫攻坚的宏大战役中，
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他们
的青春成长和伟大祖国的步伐一同前进，他们
在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施展抱负、建功
立业，成为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他们的青春绽放
出璀璨美丽的花朵，成为一代年轻人积极进取、
奋发图强、青春勃发的典型形象。

《花开如海》不是图解政策的概念化写作，
而是从生活出发，鲜活而生动地进行情节设置、
故事讲述和人物描写。小说随着“尖刀班”进入
春树坪展开情节，采取闯入者视角进行描写。所

谓闯入者视角，是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因为某
种原因闯入某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闯入者和这
个封闭环境中的人观念不同、认识不同，因此和
封闭环境中的人发生冲突，从而改变一些状态，
发生一些故事。传统的闯入者故事一般都是闯入
者进入一个封闭空间后，给这里带来一些改变，
给这里的生活死水带来一些涟漪，但闯入者的力
量终究不够大，无法真正改变这里的观念和环
境，闯入者只好离开，封闭的环境又归于平静。比
如电影《早春二月》中，肖涧秋进入芙蓉镇做了一
些努力，引起了一些改变，但肖涧秋最终无法改
变芙蓉镇的现实和环境，他只好离去。电影《鲁冰
花》也是如此。但是《花开如海》不同，“尖刀班”闯
入了春树坪，通过脱贫攻坚战彻底改变了这里的
贫穷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尖刀班”不仅没有离去，而且还将春树坪建
成乡村振兴的试点。1000万资金的投入，预示着
春树坪将延续尖刀班带来的改变并取得更大的
成就。这些闯入者不仅留了下来，而且他们彻底
改变了春树坪，并带动春树坪继续沿着他们的
影响力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前进。

《花开如海》对其他人的描写也很有特色。
尖刀班班长老漆沉稳大气，领导有方，是“尖刀
班”的主心骨；贫困户二扎懒惰、贫困但不讨人
厌，他被拐卖和后来找到亲生父母的经历令人
心酸也令人欣喜；幺婆婆一家的生活和异地分
散搬迁的人性化，让我们看到扶贫工作的温暖，
同时还展示了土家人独特的生死观。哈巴儿爹
和吴老毕的传奇经历，让“尖刀班”发现了令人
惊喜的绝世风景椅子岩，使得该小说具有浪漫
传奇特色。同时该作品不仅仅拘于春树坪的脱
贫工作描写，还延伸到2020年的抗疫斗争中田
子嫣妈妈的坚守、中央电视台的“等着我”栏目
为找到二扎亲生父母的努力、苏明儿爷爷的革
命故事、二扎父母欣喜于春树坪的美好环境到
春树坪安居落户……《花开如海》以不疾不徐、
温暖明亮的叙事风格，将春树坪三年来的巨大
变化全景式地展出。充满美好和正能量的描述，
使得整个小说充满温暖、阳光的格调，这是田苹
一贯的创作风格。

《花开如海》是一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以文学力量为新时代山乡铸魂，聚焦新时代
中国山乡巨变的优秀长篇小说。该小说艺术地
展现当今乡村的时代变迁，生动讲述脱贫攻坚
战中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典
型人物，歌颂和祖国伟大历程一同成长的青年
的美好品德，是一部思想艺术俱佳的优秀作品。

马笑泉小说创作已历二十余载，长篇、中篇、
短篇各具风格。若对其短篇小说创作进行阶段总
结，《幼兽集》与《回身集》可分别作为前后两个时
期的代表。作为前期短篇心血的凝集，《幼兽集》
在对童年的回溯中尽显浪漫色彩；近期的《回身
集》则于传统书写中寄寓着现代性思考。

《幼兽集》是以童年生活与青春成长为主题
的短篇小说集，收录其中的作品早则创作于上世
纪90年代末，晚也不逾2013年，基本以创作、发
表的时序各安其位。大体而言，创作时间越早的
作品，越具浪漫飘逸的质感，抒情意味更为浓厚；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愈添写实品格，更具阳刚
沉毅的质感，思想表达也更为深邃蕴藉。

从具体文本看，马笑泉前期短篇作品的浪漫
气质，突出地体现在意象营建、环境描写、人物塑
造等方面。

马笑泉最初的短篇意象往往于贴切、生动之
外，呈现复魅之效。如《幼兽》中一位饱经风霜、慈
祥睿智、顺天无为的老者，站成一棵老树，坚持对
放养童年的守望，如《等待翠鸟》中辍学在家、生
长于乡野的女孩陈翠与秀美能干的翠鸟的比拟
呼应。尤以《红蛇男孩》的意象选取与组合最为奇
诡。它以隐喻男性阳刚与女性柔媚的斧头与红
蛇，分别对应男孩李平的武侠情结与懵懂情爱。

“蛇”的意象搭建了小说与冯至抒情诗《蛇》的互
文想象，它们都将蛇置于弗洛伊德式的本能与爱
情中，携梦境一道，委婉含蓄地表达出一种酝酿
已久、渴望强烈的暗恋情思。红蛇与斧头在李平
的幻境中几度相遇，最终以李平“手中一把斧头
神出鬼没”，“胸前刺的是一条红蛇”走向合一，将
侠骨柔情化作了李平的人格写照。

自然环境的书写，亦为马笑泉前期的短篇笼
罩了一层浪漫色彩。这其实是中国诗歌传统在当
代小说中的延伸之一。在西方，自然被发现于浪
漫主义文学思潮，而在中国，自然书写始终在场，
并在诗词的创作与流传中与人的主观情感联结
愈发紧密。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诗化手法，
或许与作者另一重的诗人身份有关。

《幼兽集》的主要人物是儿童，其野性未驯、
野蛮生长的状态与自然若合一契。于是，作者往
往将笔下儿童置身自然之中，以自然之景绾结其
精神状态，将自然塑造成儿童的心灵福地与情感
的倾泄口，显现出人在自然中诗意栖居的状态。
例如，在《随燕子飞去》开端，自然环境与人物心
境呈现出同步嬗变：方小小轻松之时，眼观飞燕，
亦是“色泽怡人”、“轻盈优雅”之感；课业的重压之
下，夕阳也“渐渐转为青灰，最后没入一片无边无
涯的蓝灰”。文本对方小小这一人物进行变形处
理，时而化身燕子，时而化身蜗牛。这两种化身在
作者强烈情感的互搏中产生了视角的自然转换。

特殊的人物造型艺术亦为小说浪漫气质增
光添彩。马笑泉前期短篇中常见人物可划分为三
类：怀抱侠客梦的男孩，作为“侠客”理想伴侣出
现的清纯少女，与家长、教育者、单位负责人等严
正身份标示形成价值反差的成人。作者在对这三
类人物的创作实践中，张扬了雨果所提倡的美丑
对照原则，比如《忍不住回首》中大侠这个人物形
象的丑陋外表与洁净心灵，《泪珠滚动的鲜花》里
戴老师的表里不一与林小青的烂漫无邪。

如果说《幼兽集》探讨了童年的纯杂之辨，
《回身集》则突破了形义的古今之囿。《回身集》
中，除《阴手》发表于 2009 年，余者皆面世于
2017年之后。集子撷中华武术、巫楚文化、江湖
传奇等日渐陌生、辽远的元素入文，貌似与当下
具体现实生活显得疏离。但读罢全集可发现作者
的另一种在场，以当代意识烛照这些历史的、边
地的、原生态的生活样态，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
反思，对现代人精神与命运的关切。

在武术和武侠的世界里，个体的复仇是非常
重要的母题。《回身掌》则以师门同宗的武侠情义
消融误解，以勒马悬崖后的海阔天空对武侠小说
的“成人童话”作了一番故地重游。《阴手》以张孝
良洗雪夺妻之恨贯穿始终，体现出更为深沉的现
代性反思。作者以钱三姑心甘情愿改嫁地主陈德
荣，而非张孝良一厢情愿的胁从想象，解构张孝
良复仇缘起的正义性；以张孝良两耳不闻窗外
事，沉溺于阴手的武艺研习，解构了仇恨的紧迫
感；以迅疾而背离的复仇结果，消解了正义必胜
的惯性想象。再高强的武艺都敌不过预先埋伏的
枪林弹雨，于是，冷兵器时代及其所附带的文明
的终结，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新环境下更为陌生
复杂的境况对人性与正义的联合伏击。

生存还是毁灭，亦为传统武术在当代语境面
临的重大问题。在《回身集》中，我们可以通过《宗
师的死亡方式》中宗师式微乃至消逝的悲鸣，《直
拳》中玉碎或是瓦全的纠结，《轻功考》中通时与
合变的达观，看到马笑泉对于这个问题的多角度
思考。《宗师的死亡方式》采用了考古学的方式，

以一代宗师死亡原因的考证，牵连起四代人的武
术传承，展现了日薄西山的武术暮景。《轻功考》
表面上是以考证的方式讨论轻功，实则在探讨当
下生存哲学问题：“轻功”之“轻”，才是当代人的
孜孜追求。《直拳》则通过少年秦猛与莫小宝的习
武选择，探讨了武术在市场经济时代踟蹰于传承
正统与寻求生存之间的尴尬处境。

《赶尸三人行》和《水师的秘密》则直指巫楚
文化笼罩下的时代真身。《赶尸三人行》以杨红卫
等人对虚无缥缈的巫楚赶尸传统的追索揭示了
现代人精神空虚、肉体委顿的生存状态。因空虚
无聊而考究赶尸传统的杨红卫等人，不顾同伴因
己殒命，反以同伴之尸检验赶尸本领，泯灭人性，
与行尸走肉亦无异。《水师的秘密》以儿童视角沉
入到水师这一巫侠意味浓厚的神秘行业，展现了
德高望重、深沉睿智如吴爷爷之流亦在“入世”的
主观理想与“出世”的理性选择之间进退维谷的
无奈，让人窥见特殊时代语境下民间地域文化的
尴尬处境。吴爷爷在遁世豹隐与悬壶济世的个人
选择间几番曲折往复堪称“回身”之点睛。

《女匪首》是《回身集》中唯一的女性书写。主
人公孙翠翠身上隐伏着典型的现代女性气质：对
于传统封建伦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存在主义的现
身说法。她的现代意识萌芽于一场山匪的劫掠。
被劫与被弃是种涅槃，那个身不由己的孙翠翠已
死，我命我定的孙翠翠逆风潜行。复仇与追求自
我，成了孙翠翠人生的一体两面。她的复仇是彻
底的，直指束缚女性的传统封建伦理，因此，她在
隐忍又决绝地消灭了危难关头弃她于不顾的少东
家一家、劫掠她的相关土匪等具体目标后，选择了
在兵荒马乱、朝不虑夕的时局与江湖中，将女匪首
的身份进行到底。作为“自为的存在”，孙翠翠最终
迎来了人生的“绝对自由”。作出投诚的安排后，她
沐浴更衣、对镜梳妆、饮弹自绝。“遵照她的遗嘱，
土匪们在下山途中把她葬在万竹坳的竹海深处。
没有立碑，没有培坟。”繁华落尽，孙翠翠作了自主
选择，远俗世，亦远江湖，质本洁来，还洁去。

作为武术一种的“回身”，在马笑泉的短篇中
演绎出了纷繁深意，它是量力而行后抱朴守拙的
人生姿态，是以退为进后致命一击的情节突转，
是缓坡徐行后急转直下的叙事节奏，是立足传统
旁观现实的冷静思索。

从《幼兽集》到《回身集》，我们可从其线性的
风格流变中看见作者的守正与创新。他甫一登场
便惊艳的浪漫想象、语言功力及娴熟技法，可视
作难能可贵的天赋与才华。而在文本形式的激活
与创新、思想的扩容与深化、历史与传统的现代
性化用等方面的精进，则令人看见他始终活泉取
水的勤恳与求索。对一直处于生长中的作家而
言，风景，也一直在路上。

内蒙古近年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
家，我比较关注的，有“70后”的海勒根那、
拖雷，“80后”的娜仁高娃、晶达，以及“90
后”的渡澜、阿塔尔、苏热等。青年作家的作
品普遍关涉对故乡的热爱与凝视，在寻根
中表达对现代性的思考。可以说，这是如今
内蒙古青年作家最大的创作特点。

海勒根那的作品丰富而成熟，其中一
些涉及内蒙古的游牧文化、生态环境、生死
哲学。如在《呼伦贝尔牧歌》中，作家以如实
呈现和翔实考证为坚实基础，直接描绘了
牧马人、骏马等这些“标准”的民族元素。其
中也有《巴桑的大海》这样普遍人类意义的
文学作品。巴桑的悲惨境遇，他的梦想与雄
心壮志，他的慈悲与宽容，无一不是可以触
动全人类的共通的精神元素。在意象上，作
者也是将大海与巴桑这个人物巧妙地结
合。海勒根那在这些作品中的悲悯情怀与
开阔心胸，是他多年来感受、思考与创作累
积后的集大成，令他走入草原后又能够走
出草原，走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道路。晶达亦
是如此，她的作品中多是现代日常生活的
故事，现代世界高速发展又千篇一律，其中
有很多与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虚幻空
间”一般的被忽视的地方。这些被忽视的部
分可以是生活中的人心隔阂，人内心中一
瞬间却又切实的特殊感受，而晶达的笔触
总是会涉及到那些地方。在《乌云与草原的
关系》中，作者以“不了解草原之人”的视角
回首草原的经历与心境，如此诚实的写作
需要强大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敢于面
对真相和内里的勇气。拖雷的作品题材广
泛，对沿海和高原都有所着墨，常年的创作
与人生丰富的经历让他的文字无论是小说
还是报告文学都行文老练、笔触辛辣，如同
陈年老酒一样沁人心脾。他创作成果丰富，
作品中内蒙古、故乡这些乡土朴素、直接而
清晰的元素，可以说既是裱框也是核心。作
家走出草原，站在外部世界的视角“回头
看”，再选择广袤草原上的文学题材，以创
作更加优秀的作品。娜仁高娃的作品则聚
焦作为内蒙古另一大自然景观的西部沙地，如《沙
窝地》《送亲歌》等都直接描写了沙窝地的风土人
情，人与荒漠和骆驼的情缘，在特定的、艰苦却又
美丽的特殊空间里，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物之间
那些复杂而广泛的联系。人类最普通的生产与生
活、情感与理智，在特殊的景观之中，会呈现别样
的风貌，令人可以重新思考生命以及万物的意义。
西部地区的民俗与传统则作为长年累月的“经
验”，令沙窝地的故事总是有迹可循，却又总是带
着一丝悲怆感，令作品具有特殊气质。娜仁高娃的
作品里，西部地区蒙古族文化的理念与思考方式
在行文中自然流露，原始又真挚的情感以及认知

令人动容，这拓展了内蒙古精神元素在
文学创作领域的丰富性。

青年作家们走出草原、回归草原，心
怀天下或者返璞归真，寻根意识总是伴
随他们大多数的作品。但是，对于“90
后”作家，我们很难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分
类。他们对被施加的定义有所反感，试图
追求自己的新路，体现出个性化的追求。

渡澜的作品奇异、独特而又能够联
通世界，给人如同《小王子》似的奇特印
象，表现出她细致的观察、贴近自然的体
验与丰富的阅读量。渡澜的作品没有明
显的内蒙古标签，她将故事中具体的标
签予以去除，所有的人名、地名，所有的
名词、动词、语句，全部都被赋予了与往
常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比如《声音》中“落
日的声音”，《威风老虎》中人人寻觅又无
处不在的“老虎”，《凿子》里“蔓延三十公
里的口子”等。这些词语脱离了原来的意
义指向，被作者赋予了崭新的意义空间。
其中一些词语，可能是来自蒙古语语境
引起的“词义痉挛”。渡澜将约定俗成的
蒙古语翻译词库改为自成一体的音译，
如“三丹”于“赞丹”，“敕力含”于“才力
干”，多半也是为了远离这一套系统所附
带的认知标签，作品才不会附带任何先
见。作为双语使用者，她天生对语言的熵
增与势能有清晰的认知。她“遵从本心”
地进行一些本能而无意识的表述。这些
简单的语言结构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力
量，令对文字麻木的现代人也能感受文
字的冲击力。

苏热前期的作品如《逆转者》《白鸟》
等都带有阴郁的气质，兼有哲学思辨意
味。在《至死冲撞》中，苏热建构了一个自
洽而写意的灰暗楼道空间，随后的《死
者》《不眠艺术》《黄塘记》全部都有虚构
的“黄镇”存在。黄镇可以说是他的心相
投影，是这些作品的基座，赋予他的作品
以“重量”。苏热将一切体验和感受都放
到了黄镇中，他的语言在准确而且符合

直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如果说渡澜的“无意识”
是字面意义的、直觉上的，那么苏热的“无意识”就
是弗洛伊德的、荣格的，他的哲学思辨是清晰、主
动、有逻辑的，他的创作有其终极理想目标，因而
苏热创作带有明显的文化复魅趋向。他拒绝使用
约定俗成的概念与经验，用荒诞而又充满现实意
味的架空世界，分享他的体验和思索。

青年作家们对生长的故乡与文化环境爱得深
沉，而更年轻一代作家的表达已经有所不同。他们
凝视、解构，主动地将熟悉元素陌生化，又无意识
地表露自己的内在世界，这些现象无一不说明他
们在有意识地以青年的方式去“寻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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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评田苹长篇小说《花开如海》 □杨 彬

童年的浪漫叙事与传统的现代反思
——从《幼兽集》到《回身集》看马笑泉短篇小说创作 □罗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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